
西工大忆事：杀鸡、表姐及其它 

李秀丽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于芝加哥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1984－1987 年），我在西工大读了三年的研 

究生。我选择西工大是因为她坐落在十二个王朝建都的风水宝地西安古城，文 

化、历史遗产丰富；还有那飞机在篮天翱翔的梦。说具体点，是大雁塔、小雁 

塔、兵马俑，与及西工大有几个大饭堂和一个游泳池的事实，让我不假思索地 

选择了西工大的。 

  广东人出省去西安，形同发配大西北，在当时，那是挺可怕的事情。需要 

有极大的冒险精神和充分的物质准备，就象登山者决定去攀登喜马拉雅那样。 

记得当年我去西工大报到前，我当时工作的广州海运学校八位好朋友帮我找了 

一个轮机教研室买仪器设备时用作包装的小集装箱般的大木箱，里面塞满了够 

吃三年的糖、油、几箱方便面、大米、香肠、虾米、红枣、杞子、当归、北芪、 

党参、糖果、饼干、自行车（用它来当下课铃一响就冲去饭堂吃大米饭的）、 

电饭锅、电烤箱、电茶壶、电褥子、电烫斗、驼绒大衣、丝棉裤子、大棉被、 

很多件毛衣、毛裤、毛线帽、围巾、手套、毛线袜（在美国的好朋友孔敏仪知 

道我要去西安读书，挑灯给我打了一双又长又厚的毛袜），等等，提早托慢件 

运去西安。 

  我人还在广州，这吓人的糖心大炮弹已经去到西安火车站了。火车站一再 

催提，在我《郑宁敏》一文（边家村第１４期）提到的张小山同学，找了几位 

男同学和一辆大三轮，吭吱吭吱把它拖回西工大女生宿舍。好家伙，这个轰动 

效应，不亚于当年美国投了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整个西工大都炸开锅了。 



我一去到西工大，这些余波就一浪高于一浪向我袭来。先是帮我运大箱子的几 

个男生，一起来向我抱怨，让他们在初秋的寒风冷雨中把这么大而笨重的箱子 

从火车站拖回西工大二楼女生宿舍。我心里暗自庆幸他们运箱子时我不在场， 

否则不把我揍死才怪。其次是几乎全西工大的人都知道从广州来了个疯子傻子。 

在广东土生土长、巳经在广州工作了两年、有广州户口的人竟快快活活地来三 

机部找死，令无数当时要奋力跳出三机部火炕的西工大学子百思不得其解。三 

是广州来的傻子是先生的老乡，信息早就传去先生那里，令过去从不跟女 

生讲话、在四川江油发动机研究所（６２４所）呆过一年、深受三机部分配之 

苦的先生心揣小鹿，砰砰乱跳，很冲动地想来见见我，看看这个敢来西工大 

练拳脚的人是不是吃了豹子胆。 

  话说那天晚上，我正坐在床边（我的床在最里边），一手捏着孔敏仪在大 

学时送我的粉红色、大头、迷茫眼晴的塑料小鹿吱吱作响，一手抱着大电饭锅、 

用配电饭锅装饭的大勺往嘴里送饭。有人敲门，我的三个室友在门口兴高彩烈 

地对来人说：“是你呀？快进来。”我初来咋到，独处他乡，心想肯定不是来 

找我的，头也不抬，专心吃饭。没想到三个室友一齐向我嚷嚷：“阿李，是找 

你的！” 于是我让来人坐到我对面的床，他用广州话自我介绍：“我叫 xxx。” 我说：

“我叫李秀丽。” 他问了我一些为什么来读西工大的事，我 

把西安古城西工大大饭堂游泳池的事说了一遍。没多久，他就很有礼貌地说再 

见了。有室友问：“阿李，他叫什么？” 我说：“xxx。” 另一位原在 

西工大读本科的室友马上纠正：“是 xxx！”  

  来到西安之后，才知道西安实在是一个好地方。气侯是冬天不太长，夏天 

不太热，关中平原一马平川，物产丰富，翻过秦岭就是天府之国四川。适逢政 



府调整政策，要搞活市场经济，边家村农贸市场非常活跃，西工大里头也摆了 

不少小摊。粮票换鸡蛋，吃都吃不完。西瓜象山一样堆在宿舍旁边和上教学区 

的路边卖，又大又甜。桃子、杏子、李子、葡萄、猕猴桃、草莓、苹果、红枣、 

柿子，各个季节轮流换口味，时而还可以买到拐枣、五味子等野果来尝鲜。 

  在西工大读了一个学期后，饭堂也开放改革了。大米饭、富强面大白馒头、 

各式小炒、羊肉泡馍、肉夹馍、凉粉凉皮，应有尽有。下课后骑自行车一马当 

先抢大米饭吃也成了历史。玉米糊糊、玉米面也不见踪影了。那漆黑漆黑的乔 

麦饸饹，刚开始不敢吃，后来就没有机会了。现在还很后悔当年没有抓住机会 

试一试它是什么滋味。 

  边家村农贸市场上，牛肉羊肉猪肉活鸡，一摊接着一摊，那时我从广州去 

西安，觉得什么东西都是便宜之极，加上外头下雪，窗台是个天然冰箱，于是 

乎，每次去边家村都买一只鸡加一大块羊肉，羊肉切成一斤左右一块，放在窗 

台冻着，红枣杞子北芪党参当归煲羊肉汤，每餐一块羊肉。鸡在广东人的餐桌 

上，是上品，美味，营养丰富，滋阴补血。我当时瘦得离奇，一餐一只鸡也胖 

不了，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吃，还要为长胖一点努力多吃。 

  鸡是好吃，但我可是不会也不敢杀鸡。每次买鸡回来，都去楼上找男生帮 

杀鸡，逮到谁就找谁帮杀。当时新的研究生楼有五层，女生才住了二楼的半层， 

其余都是男生，所以找男生并不是很困难的事。记得当时五系的梁沛权、英语 

系张佩丽的男朋友（也是五系的，我忘记他名字了）、我们系的白进等，帮我 

杀了很多次鸡。以至于 1992 年我在芝加哥伊州大学读书时，在校车上见到张 

佩丽，她巳经来美国一段时间了，很美国化地问我：“你的丈夫还是 xxx 

吗？” 我说是。我也问她：“你呢？” 没想到她笑我：“你忘记了？他当 



年在西工大帮你杀过鸡！” 当年在西工大帮我杀过鸡的好汉，我竟然忘记了， 

该死该死。 

  每次想吃鸡都要求人也不是个事。海校一位朋友来信：“李秀丽，为了生 

活，你勇敢地学会杀鸡吧！” 我读完信后，鼓起勇气，心里不断地默念：我 

为什么不敢杀鸡，我一定要学会杀鸡，我一定要学会杀鸡。于是马上骑车去边 

家村买了一只大肥鸡，拿着锋利的电工刀，去水房杀鸡。没想到我买的这只大 

肥鸡，肯定不是大公鸡，但又不清楚它是不是母鸡，鸡冠不大，但当我把鸡脖 

子拎起来要拨毛放血时，那脖子上红色的冠状物特别大，把我吓一跳，顺手用 

盆子把鸡一扣，就往五楼跑找男生帮忙。正好很多男生在天台上打羽毛球，我 

就找男生借了双球鞋，在上边打起球来了。打完球，和一位男生（白进？）下 

来，去到水房，那只鸡已把盆子撑开，浑身湿透，金鸡独立，见到我就在那里 

直打哆嗦。我见到它又好笑又可怜。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勇气去尝试杀鸡了。 

  那时我每吃一只鸡，就会有人传去２１舍先生那里：你表姐今天又吃鸡 

了。同是广东人的先生听了这个消息，心里怎么一个馋字了得。终于有一天 

晚上，老天爷给了他一个机会，在不早不晚正正好的时分来我宿舍邀请我去他 

们系的教研室晚自习。我不假思索就跟他去了，他从此有机会接近我。我俩哥 

俩好以后，这杀鸡的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他身上了。可怜他，刚满１６岁就 

离家读大学（梁沛权也是１６岁就上大学，好象梁沛权比他能干，因为梁沛权 

是正宗的广东人），鸡都没有吃过几次，更不要说杀鸡了。现在天降大任于斯， 

用杀鸡来磨其心志，先生面无惧色，接受挑战，为了表姐，为了爱情，勇敢 

地学会杀鸡。只见他把一张四大版的陕西日报，折成无数层，再包住鸡头，厚 

厚的报纸隔绝了鸡头那热乎乎、活生生的感觉，于是勇敢下刀。从此我有了一 



个“屠夫”，吃鸡有门了。我们俩在西工大时真是吃了很多只鸡，去乾陵玩时， 

还买了两只长尾锦鸡回来炖来吃。不过这锦鸡的肉又韧又硬，吃进去的感觉没 

有看上去的感觉好，锦鸡的羽毛真是很漂亮。 

  那时先生的导师从国外回来，带了一堆流体力学两相流方面的 

Fortran 程序，要求先生和师兄弟刘伟帮他把程序调通。他俩没日没 

夜地干，刘伟肯定是因为没有鸡吃，营养不良，先倒下了。怀疑是肝炎，医生 

查来查去，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最后开处方：禁调程序一个月。重担由先生 

独挑，结果先生也倒下了，发高烧，住进西工大校医院，抽血化验。我日夜 

护理，先生觉得稍好时，很想回去住宿舍，不想住医院。于是我去问医生， 

看先生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医生说还要抽血化验后才决定能不能出院，我心 

疼：“巳经抽掉三只鸡了，还要抽？” 那医生不买我这一套：“你们广东人， 

就是关心几滴血值几只鸡的。”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跟医生讲，偷偷地溜出 

院了。出院后自然是炖了几只鸡，把那抽出去的血补回来。 

  这鸡吃多了，身体是有劲。那时每天下午，在先生他们宿舍旁的球场打 

羽毛球，双打，我和先生配对，我打前场，先生打后场，对手全是双男。 

很多时候的情形是一个下午２－３个小时打球，对手轮流上场下场，我俩在场 

上不动，一口气打下去。其实当时象方金焰、刘建华、梁沛权、成磊等很多男 

生球技都很高，尤其是成磊，自小有幸在陕西体校浸润，形同受过专业训练， 

不象我和先生，打的是野球，方金焰的弹跳力也很好，他们不容易赢我们的 

原因，除了我和先生配合默契之外，我们天天吃鸡吃肉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天天靠吃饭堂的馒头和一点油水是不够支撑这么大的运动量的，就象八十年代 

中国足球队的国脚们，冲不出亚洲，究其原因，是因为祖宗三代都没有机会多 



吃牛肉，动物蛋白不够。 

  这鸡吃多了，就想吃野菜。有时周末打球打很长时间，不想吃鸡、不想吃 

肉，也不想吃饭堂，就和先生拿菜篮子去七系院子采野菜叶子回来滚汤。那 

吃野菜的感觉可能跟当年乾隆下江南时吃咸菜下小米粥的感觉很相像。那时还 

时常骑车去碳市街市场，寻找野味，不过现在已经忘记当年吃过什么野味了。 

  到毕业分配时，大家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办法跳出三机部。我真是 

吉人自有天相，幸好吃了那么多鸡也没有长胖，还是长得象根竹竿。负责研究 

生分配的领导（好象姓蒋？）可怜我：“看你脸黄肌瘦，象林黛玉一样，风一 

吹就倒，你叫我把你分到哪里去呢？你还是回广州去吧。” 

   

  广州没有三机部的单位，当时只有一个做生意的办事处－中航技广州办事 

处。怎么办？领导说：“你只要能在教育部的学校找到一个研究生愿意去三机 

部，你就可以回广州。” 于是我风尘仆仆坐火车赶回广州母校华南工学院， 

与本科同学孙丹宇一起在研究生宿舍一个门一个门地敲。敲前两个门时，里头 

的男生都为他们在广州的院校读书很有优越感，觉得他们现在已经在广州，发 

神经才往北方跑哩。我不泄气，继续敲。敲到第三个门时，里头有个叫张百灵 

的男同学，说他已经联系分配去三机部的南京航空学院了，愿意顺便做件好事， 

跟我调换，于是他写了一张愿意与我调换的保证书。我把这保证书带回西工大， 

西工大等张百灵去南航报到后，落实有此人此事时，就把我分去华南工学院。 

当时我不想去华工，要去广工，已经跳出三机部就好办了，我再去广工活动， 

就分配去广工了。我的毕业分配，比正常的分配时间晚了三个月。 

  西安、西工大真是个好地方，离开西工大１５年多了，西工大的情结却是 



越来越浓。当年新的外招楼（外国专家招待楼？）就在我住的新的研究生楼对 

面，那外招楼对于我们来说一直是个神秘和神往的地方。现在最想的是和先生一起回西工

大一游，重温旧梦。我想这次以“归国华侨”的身份，可以揭开 

外招楼那神秘的面纱了吧？可以在外招楼住上一晚了吧？ 

  顺便向当年所有帮我杀过鸡的男生问好，向当年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 

问好，谢谢你们当年的帮助，使我在“大西北”的生活丰富多彩。 

 


